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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公亮看那女表的背面，果然没有封贴，
而男表的封贴却还在。他脸上的笑意便一下
子消失了。
乔寄虹说：“钟雨清这人粗枝大叶，这表

我已经戴过了，怎么还能当礼品送出去呢？”
颜公亮拿过手表放回礼盒，轻轻盖好，说：“原
先我以为，在我周围的干部里，我的
境界算是比较高的；现在看来，比起
钟雨清来，我差远了。”乔寄虹眼圈
就红了，说：“这个傻子，就是这样当
的县长！你不知道天仓县农村的学
校穷成啥样。那里的教室，你都不敢
坐进去，上见天、下见草，一下雨就
漏，蛤蟆都能跳进来……你好歹是
教育局管农村教育的处长，要是手
下方便，就给天仓县多拨点钱吧。”
颜公亮沉默不言，不过看得出，他心
里翻腾得厉害。
大雪一连下了三天。钟雨清这

天一早就出了门。他准备去天仓宾
馆跟汪小琼会合，然后两人一道去
七星河乡落实建设校办厂的事情。
还没走上县街，就遇上了教育局长
姜和森。姜和森手里拎着马甲袋，芹
菜梢和一只小公鸡头露在外面。见
了钟雨清，立刻把袋子往雪地上一放，嘴里喷
着热气，说：“钟县长，跟您汇报两件事。”钟雨
清说：“我还要去七星河乡，您说简单点。”姜
和森说：“市教育局昨天批了抢修危房款，这
回批得真快，数额也不小，整整一百万！”钟雨
清惊喜地说：“是吗？这点钱足够把一类危房
改造了。看来，我那盒对表还真起了作用。”姜
和森笑笑说：“接着我就要说您这表的事。市
教育局颜处长专门到我们局来了一次，把那
盒对表正式退还给了我们。”钟雨清哦了一
声，脸上有些挂不住，问：“真给退还了？”姜和
森说：“那还有假的？他是当着我和毛连涛的
面认真说这事的。他说：‘你们要是以后再做
这种事，就不要指望我批款子了！”钟雨清暗
中佩服，说：“还有什么事吗？”

姜和森说：“县中得知汪小琼成了富商，
想让我们出面请汪小琼也到县中去投点资，
一来解决教师家属的工作问题，二来也提高
一下他们的工资外收入……”钟雨清脸一沉，
说：“简直胡说八道！对我们县教育系统来说，

要紧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乡校连
工资都发不出呢，县中却要提高工资外收入，
这事说得过去吗！汪小琼捐资建设校办厂，目
前范围严格限定在困难学校。你说完了吗？”
姜和森说：“还有，七星河那个台湾老板章民
生，又提出要跟您见面……”

钟雨清一听见“章民生”这三个字，脸色
立刻沉了下来。
姜和森绝对不会知道，钟雨清跟

这章民生其实是一对仇家。钟雨清的
祖母———人称钟家媳妇———早先就在
章家打短工，她做的鞋当地有名：结
实、透气、跟脚；尤其那千层布鞋底，韧
而轻，坚而实，夏天走在石板上不烫
脚，冬天踏在雪地里不湿袜。她打工，
专给那一家老小做布鞋。
事情便出在章民生的父亲———章

大瘤子———身上。这章大瘤子是个色
鬼，在章家大院里打工的女人，几乎没
一个逃得了他掌心。一个春天的上午，
章大瘤子在天井里第一次看到了做鞋
的钟家媳妇。他发现这女人模样俊俏，
那灵巧的手指，在阳光下透出一种玉
石般的质感。他顿时欲火焚身，不顾钟
家媳妇的呼喊挣扎，沉沉一吼，就把她
抱到自己房里……
第二年春天，七星河里浮起了一具女尸。

这就是钟家媳妇。她刚刚生下一个儿子，村里
人说这孩子不像爹也不像娘，就像那个章大
瘤子！这个死去的钟家媳妇，是游荡在章家大
院上空的又一个冤魂。她丢下的这孩子，正是
钟雨清的父亲———钟福奎。这一年，章大瘤子
的儿子章民生也呱呱坠地。钟福奎和章民生
同年上私塾，同年读中学，又同年出省上大
学。钟福奎读的是医科，后来成了国民党军
医；章民生读的是商科，解放前就去了香港。
章大瘤子一解放就被枪毙了，在那声枪响中，
钟家媳妇的牌位突然倒了下来。七星河人都
说，这是天人感应。
钟雨清后来才知道这段历史。那痛彻心

扉的耻辱，一直刻在他心底。
现在，章大瘤子的儿子章民生在海外浮

沉数十年，回乡来了。他成了天仓县的明星。
他有钱，有关系，能让这个穷县许多地方活起
来，也能让许多穷人富起来。他要认识副县长
钟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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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份重要情报，经谢筱迺取回后，火速
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对吴石将军提供的
情报极为重视。“这些重要情报，除通过电台
报中情部告中央军委外，还及时提供给解放
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参考，有力地配合了他们
的作战。”
据谢筱迺 !"#"年 $月 %&日回忆，有一

次，中情部首长接中央领导的指示后专门来
电，对国民党部队一个番号进行核对。当谢筱
迺问询吴石时，吴石敏感地问道：“毛泽东先
生看得到吗？”谢筱迺自然不好回答，笑一笑，
点点头。说话间，吴石眉宇间流露出满意的神
情。谢筱迺每次造访后，吴石都亲自送谢筱迺
到巷口。一次还诚恳地对谢筱迺说：“谢先生，
万一出事，请及时设法通知我，我好想办法营
救。”谢筱迺对吴石将军的热情、真诚留下深
刻的印象。后来，谢筱迺曾面对吴石之子吴韶
成深情地回忆：“你父亲为人忠厚，亲切、热
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 '&来岁
的年轻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
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你父于福州
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
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无疑，在谢筱迺情报小组的成员中，吴石

是建立功勋的重要一员。他的杰出贡献，在中
共情报史上应当记下重重的一笔。
为了掌握福州高层动态，进行策反，吴石

频繁邀请福州高官要人到温泉路府中吃饭，
在攀谈中获取情况，进行策反。吴石官邸一时
人来人往。这在李以匡《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
召开军事会议前后》中得到印证：“今年（指
!"("年———笔者注）)月底他来福州。不久邀
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饭时，说：（%）福州易攻难
守，最大的地障是背靠乌龙江；（*）福建是山
岳地区，便利于打游击，但打游击乃是共产党
起家本事，我们的游击本事比共产党差远了；
（'）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
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

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饭桶；（(）
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
的诸方面来看，一线之望可以持久
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
战。”

鉴于吴石与桂系的特殊关系，
对于吴石在福州的动静，多疑的蒋

介石放心不下。
%"(" 年 + 月 *% 日蒋介石赴福州督战

时，特意召见了在福州的朱绍良、汤恩伯、李
延年、王修身、陈士章、葛冠英、于兆龙、吉星
文、李以匡等军政要员，一方面当面打气，另
一方面当面考察，验证其耳目对这些人的密
报。在单独谈话中，蒋介石特地向独立第五十
师师长李以匡详细询问了吴石的言论、表现。
这在李以匡《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
会议前后》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蒋介石问：“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由国

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论
调，并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你听他讲过这些话么？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
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么,你可以谈谈他
的情况,”李以匡答：“我 %"(&年考入陆大时，
吴已调至柳州任第四战区参谋长，没听过他
的课。%"(*年我毕业于陆大，回第九战区工
作，路经广西参加柳州陆大同学聚餐时，才和
他认识。%"($年我在国防部工作时，曾见过
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战乱问题，他认为
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在战场上要想三
年五载将共军消灭实不可能。因战线长、战场
宽，在江西围剿三年尚不成，何况今天共产党
羽毛已丰。”
有人据此推认，蒋介石已从中了解吴石

“通共”企图。在当时吴石的言论在国民党将
领中是有代表性的，是普遍的想法，不足为
奇。如果蒋介石认定吴石不可靠，就不可能将
其召台，委以重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挥戈入闽之
际，国民党福建驻军正在整顿内部的混乱局
面。这些部队除独立第五十师，都是在京沪杭
吃了败仗溃逃下来的，番号有五个兵团级单
位、十几个军，领粮饷的兵员数额达 *&万之
多。这些残部官多兵少，人心涣散，军纪废弛。
他们在 *&多天中从长江沿岸到福建一退两
千余里，多数部队不仅辎重丢尽，轻武器也损
失不少，指挥系统完全混乱。


